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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

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苏沈良方》”

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病房里，住着刚刚从皖北老家
送来合肥的 82 岁老人李玉英。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管子，只有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声音，在显
示着老人的生命存在。

“母亲几年前患上了重病，脑出血、偏瘫、帕金森，还
有肺炎，已经是生不如死了。”老人的女儿张女士说。

病房里很安静，偶尔传出“咯咯咯”的杂音。“母亲自
己不能吞咽，必须每半小时吸痰一次。”张女士坐在一旁
熟练地拿起吸管，把母亲气管中的痰吸出，老人说不出
话，但猛地一皱眉还是让女儿心里一惊，赶紧轻声安慰，
并帮助按摩额头。“母亲虽然不能说话，但她的意识是清
醒的，身体不舒服或是心情烦躁了就会皱眉，我们得时

刻观察注意着。”她一边介绍，一边站起身，准备给母亲
做饭。

南瓜、西红柿等食材切碎、放进锅里煮烂，再放到料
理机里打成糊。晾至不太烫时，她才把食物慢慢吸入一
根较粗的针管里，慢慢注入老人进食的管子里。“母亲每
3～4小时进食一次，每次严格控制分量，不能超过400
毫升。”她说。其间，老人表情呆滞，毫无普通人吃饭所
流露出的满足感。

张女士感慨，人的生命怎么能这样度过，“浑身插满
管子，吃饭全靠注射，人的生命不该是这样。”最近她正
在搜索能提供帮助的临终关怀医院，希望能让母亲不至
于这般痛苦。

浑身插满管子？生命不该这样

生命尽头，请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
我省“临终关怀”机构仍欠缺，许多老人及重病患者遗憾离世

在生命的尽头，你是选择浑身插满
管子，目光呆滞地等待死亡？还是感慨
一生，抱着遗憾离去？又或是在平淡的
维持中，挨过最后的时光？

在精神文明已然发达的今天，人
们依然忌讳一个“死”字，但我们最终
都要离去，不是吗？我们需要更有尊
严、更有价值地离开。而临终关怀的
理念认为，一个人应该可以选择自己
的离开方式。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
到，在我省，临终关怀的专门机构仍很
欠缺，专业度不够、意识薄弱等都让临
终关怀遇阻，临终之人很难过上有意义
的最后时光，为数不多的专业机构也因
为行业遇冷，而转向养老行业。

□记者 曾梅

行业遇困
多数机构转向养老服务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临终关怀
作为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站，社会需求日益
增加。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省许多自称提供
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不过是养老院或医
疗机构商业化的一个宣传口号，大多数并
不能提供专业化的临终关怀服务。合肥
仅有一家提供临终关怀的服务机构。由
于种种原因，这项曾主推的业务却在被有
意识地淡化。而真正懂得如何让人有尊
严地离开的机构，屈指可数。

在合肥，同仁关怀医院曾号称打造合
肥市最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但该院一
位负责人向记者坦言，尽管我国多个大
中城市已推出此类服务，但多数是像合
肥同仁关怀医院这样的民间组织在实
施，覆盖面极为有限。此外，由于护理费
用并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花不起钱也
困扰着部分家庭。

他回忆说，曾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不
幸罹患白血病，家人为其看病花尽了积蓄
后，不得不放弃治疗。得知有机构可以对
孩子给予临终照料，父母便把孩子送进了
合肥同仁关怀医院。“孩子进了医院后，
家长就再也没有过问，没过多久，孩子去
世了，家人却又将悲伤和不满发泄在医院
身上，并且拒付住院费用。”

“家里有孩子得了重病的，往往都倾
尽家产，虽然我们的收费并不高，平均每
月的费用也就 1000 多元，但这样的家庭
却是无力承担的。”他说，在创办临终关
怀机构后，医院在其基础上兴办养老机
构。现在，临终关怀机构与养老机构已经
融合在一起。他坦言，目前，医院重心已
经转向养老服务，“养老和护理一体化，
但临终关怀作为服务内容之一，将不断地
淡化。”

临终关怀并不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

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将要离世前的几个星

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

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

今年年初，合肥市 40 多岁的王先生因病离开人
世。此前，他被疾病折磨多年，在即将辞世的几个月里，
他住进了上海一家专业的临终关怀病房。

在这里，王先生感受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惧，不是病
痛带来的烦躁，而是开始重新阅读这个世界，重新去爱
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

在护理人员的建议下，他重拾画笔，继续年少时最喜
欢的油画；他带着家人去旅行，看到了从前没注意到的美
丽风景；他开始和孩子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告诉孩子爸
爸很爱你们；他终于可以不再忙碌加班，而是牵着妻子的
手散步；他回老家看望父母，以及那些多年未见、已经说不

出称呼的长辈们。
在和护理人员进行日常沟通治疗时，得知遗体和器

官可以捐献之后，他甚至开始查阅相关资料，询问医生
自己的器官是否可以移植给其他需要的病人。在签署
捐献材料的时候，他的表情是微笑着的。

“他走的时候很平静。”家人说，王先生在生命弥
留之际提出捐出自己的全部器官。去世后，医生将他
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取出，分别移植到了 5 个患者的
体内。

他安静地走了，留下的健康器官让5个素昧平生的
人获得了救治，甚至改变了命运。

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附近的一处老旧居民楼里，
70 岁的陈爷爷正小心地擦拭去世老伴方奶奶的遗
像。在方奶奶患癌即将离世的几个月里，随着生命
进入倒计时，癌细胞越来越多地蚕食她的身体，早年
间落下的关节等疾病，也在趁机折磨着她。她开始
焦虑，既是病情的疼痛导致，也是对孩子们的挂念和
担心。

陈爷爷不忍心看到老伴这么痛苦，就为她找了一家
自称有临终关怀的养老院。工作人员为方奶奶做了诊
断，和她聊天，一起做游戏，一起畅想以后儿孙们该是怎
样的生活，一起玩笑着“欺负”一旁的陈爷爷。

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陈爷爷带着老伴开始了长途

旅行。对于癌症晚期的方奶奶来说，这段日子充满了欢
笑，她甚至一度忙于逛景点、吃美食，而忘记了自己是个
病人。

当然，在此期间，方奶奶偶尔也会突然想起自己的
病情，越想越焦虑，就总会无故发脾气。儿子就请来了
自己做心理医生的朋友，给母亲做心理疏导。

渐渐地，方奶奶的焦虑缓解了，情绪逐渐平稳，尽管
治疗过程带来的病痛依然不可避免，但心态上已经发生
了巨大改变。

“她走的时候很平静。”陈爷爷一边擦拭镜框，一边
说，尽管总会想起老伴，但在心痛之余，仍感欣慰，好在
她走的时候并不痛苦，记忆里满是她笑的样子。

最后的日子，她这样度过

捐献器官，让生命延续


